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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选择与生命的本相 

———读谭仲池长篇小说《曾经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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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仲池的《曾经沧海》是一部关于政治、爱情、命运的书，作者在诗一般温婉的语言包裹下书写了强烈的政治情怀，
通过２０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从政者的心路历程，对个体命运和生命本相进行了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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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官场为语境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以来呈现
出蔚为大观的景象，各种形式的创作层出不穷，大

多来讲都是以揭露社会、批判人性为主题，描摹挣

扎在权力与欲望的泥淖中的官员形象。谭仲池的

这部《曾经沧海》却不然，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官场小

说，不如说是人生小说、政治小说，小说着力描写生

命之痛，但最终目的却是建构一个回归大众的从政

文化理念，引领读者探寻生命的本相。从政者去掉

他身份的外衣，也只是一个普通大众，同样有情感

诉求和生存需要，只是如何利用和掌控手中的权

力，他们有着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他们的

命运走向。我读这本小说，隐隐察觉出现实生活中

的人大概不会如此对话，且现实生活中像凌鹏这种

保持初心始终如一的完美官员几近为零。但小说

本就不是为了还原真实生活而存在的，在小说的世

界里即使植物会跑、动物讲话也不足为奇，我们只

需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作家想象的世界。《曾

经沧海》展现的正是作为官员型作家的谭仲池的一

种为人之德和从政之道，在灵与肉、善与恶、接受与

逃避的抉择和较量中，作者最终彰显的都是人性光

辉的一面，这就是这部作品最耀 眼的思想光芒。

一

以恢复高考为起点的那段历史，曾留给我们深

刻的记忆，也留给作家们写不尽的素材。《曾经沧

海》以一种宏大的叙事手法，史诗般地呈现了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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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改革开放、万象俱新的当今时代３０年的风云
变化，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以蒙太奇的手

法穿插其间成为小说的红线，将整个故事串联起

来，让小说跳跃而又紧凑。读《曾经沧海》不难发现

整部小说笼罩着一层似浓似淡的愁苦和沉痛，这与

小说创作中的诗史气息分不开，谭仲池是一个由诗

到散文再到小说创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似乎是在以

诗写史。《曾经沧海》每章前都有一首总括章节内

涵的小诗，诗本身就带有一股哀伤的基调，诗的气

息让小说更是蒙上一种挥之不去的伤痛之感，这投

射在小说中自然便也有了这层意蕴。但小说中的

这种愁苦和沉痛更多是来自于作者设定的人物环

境之中，也即历史环境。作者以一段众所周知的历

史作为小说的背景，以官场作为小说语境，但作者

却是身在历史语境之中又跳出了历史圈子，就像张

爱玲用整个上海城的沦陷来成全白流苏和范柳原

的爱情一样，谭仲池也只是用２０世纪末社会转型
时期的变幻来呈现一个从政者的心路历程，从而折

射出神圣的人性和生命的光辉。追问历史不是谭

仲池写作的主题，作者最关注的是人的情感与命

运，《曾经沧海》中所关注的是对个体命运和个人生

活的探寻，只不过个体的身份是一名从政者，作品

着重探寻命运的无常和人生的真谛，回答人应当如

何做人行事、如何为官的基本问题。

老话常说“性格即命运”，但是读过谭仲池的这

部《曾经沧海》之后，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法

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认为是环境影响造成了命

运的不同，他说：“一个最有德行的人，由于种种意

外环境之奇怪的巧合，顷刻之间能变为极大的罪

人。”［１］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塑造起着很大的作用，

外在的环境充满着无数的偶然性事件，而这些偶然

让人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之中，每一次选择都

表现出人的性格和内心，不断的磨练之下，人的性

格也就随之而稳定成型。人永远都站在三岔路口，

每天都做着不同的选择，可能最初的一些选择是特

定环境之下被动的，但是在性格稳定之后的每一次

选择都是由之前环境打磨成型的性格使然。《曾经

沧海》是一部具有鲜明诗史气息的小说，在宏大的

历史背景之下，人物显得渺小，但却不是微不足道，

这些渺小的人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所作出的选择，

恰恰是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物群像的代表。

他们在动荡的环境之中成长，亲身经历过不公正带

给人的不幸，因此在仕途上有了浩然正气，有了责

任和担当，有了人文关怀和平民意识。小说主人公

大多经历了知青生活，这种生活带给他们精神和肉

体上的双重苦难是挥之不去的，同时，“上山下乡”

这种亲身贴近农村的现实体验也给他们带来了深

厚的百姓情结。正是这种体验，让小说主人公凌鹏

在从政的道路上一直深蕴“民本思想”和“公仆意

识”。也正是这种苦难的体验，让凌鹏更加深切地

渴望正义和光明，渴望稳定和富强。这段知青生

涯，培养出凌鹏正直，勇敢、善良、纯真的品格。但

是知青生活所带来的苦闷也一直徘徊在凌鹏往后

辉煌的政治生涯中，苦闷和辉煌构成了小说强烈的

矛盾和冲突。带着无法摆脱的苦闷在人生的旅途

跋涉，生命中的离别、悲泪、疼痛和绝望种种不幸，

让主人公一度陷入迷茫，生命的本相为何，一直是

小说寻找的答案。

二

《曾经沧海》从政治和人性的高度探寻指认生

存的要旨与生命的本相，上帝说“人本是尘土，终将

归于尘土”，命途多舛，命运无常，人这一生要经历

数不清的不幸和欣喜，但最终都将归于“白茫茫一

片真干净”的结局，也就是说生命的本相其实就是

“无”，而要生存于这世上，就必须学会知足和感恩。

凌鹏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智、有抱负、有才华的

人，在历经几年来艰难而动荡的知青生活后，他抓

住了国家抛出的改变命运的绳索，通过高考走出了

乡下知青点，却又遇上了国家政治形势的逆转，在

“反右倾翻案风”的浪涛下，凌鹏经过灵魂的搏斗，

最终压不住自己的情绪，为了国家的命运而不顾自

己的前途和幸福，写下了《不许伤害国之根基———

评白卷英雄张铁生》。这是凌鹏人生命运第一次也

是最重要的一次命运选择，这次选择决定了不只是

凌鹏个人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小说中其他主人公

梦泉、江河甚至是雨菲的命运。正如凌鹏自己所说

“这是一个地狱之门，是一个偌大的油锅，是一个地

震的入口”，当他把这封信投入邮箱时，他投下的是

一颗赤子之心，也是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正是这

封信，让故事中所有主人公的人生被打乱重排。梦

泉因为凌鹏的失踪而一个人承受着灵肉的重负和

精神及感情的重负，一位温婉、聪慧、坚韧而果敢的

美丽女性，尝遍了生命中的煎熬、酸楚、疼痛、凄清

和绝望；才华横溢的音乐教授江河因此而卷入了梦

泉和凌鹏的生命中，为了真挚的爱着的梦泉而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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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好的前程，颓然回到乡村，却在重新振作的时

候，生命戛然而止；而凌鹏也因此囚禁大漠，失去了

大好的前程，似乎所有人的不幸都是从这封信开

始，这种不幸持续到小说的结尾，贯穿了小说中三

个主人公生命的始终。

小说中几乎过半的笔墨都着意于描写生命的

不幸和疼痛，作者本人的思绪或断或续，时隐时现

地漂游在这对不幸的描写中，这些思绪一方面是作

者对不幸人生的感受做理性沉淀，凝聚小说的中心

要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作者对身外世界某些无可

奈何的尴尬感受。在凌鹏初到大漠时，作者跳出来

说道：“有时候人生的不幸可以招致重大的发现和

给社会奉献无价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甚至还会导致

许多始料不及的奇迹发生。”这是在借西夏的历史，

预示凌鹏的不幸人生将会是他的财富，最终总会迎

来生命的绽放。果然，凌鹏最终苦尽甘来，仕途顺

畅，可这时，作者却安排他放弃了这来之不易的安

逸，辞官归乡回到百姓中去，不过这正说明了凌鹏

学会了看待生命中的不幸，领悟了生活的真谛。兜

兜转转一个轮回，凌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一

点深蕴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哲理和“从群众

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理念。凌鹏这一生所经

历的离别、悲痛、孤独和绝望绝不是一场虚无的幻

梦。在如何对待生死、荣华、爱情、生活和权力过程

中，他领悟到了生命的本相。有和无，生命和疼痛，

爱情和折磨，其实都是近义词。

谭仲池深情、深沉、优美描述的这一场梦境一

般的现实，让人对这悲剧人生和疼痛的生命充满了

迷恋之情，回头看时，会享受那迷离和痛苦的前行

之美，虽说一切终将归于尘土，最终都会是“白茫茫

一片大地真干净”，但回头看来路时，绝不后悔走了

这一遭。人生活在世上，关键是要有享受不幸的心

境和承担不幸的能力，如此才能活出精彩。人的一

生就像一阵随风而来的花香，只要沁入心脾就可以

了，不必问它从何处来，既是随风而来，也必将随风

而去，生命中的一切，亦如随风的花香，赶也赶不

走，留也留不住，正如作者在题记三说的“美与丑，

假与真，不幸与幸运，鲜花与荆棘，希冀与失望，愉

悦与忧伤，都会化作记忆的流云，在无边的天空

飘散。”［２］

三

关于命运这个抽象而神秘的存在，中国古典哲

学中儒家主张“知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道家主张“安命”，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墨家则主张“非命”，认为“官无

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３］墨

家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

之巨害”，显然这种思想契合凌鹏的内心，关于命运

他践行的也是墨家的“非命”主张，第一次命运选择

导致了大漠囚禁，凌鹏却始终在思考，在寻找，把这

次囚禁当做学堂，不是消极抵抗，而是积极上进。

尽管世事总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是凌鹏从没放

弃过争取命运的主导权，他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奋

斗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曾经沧海》所叙写的是主

人公以平常心淡化外在的变故与羁绊，把握住自我

认定的生存和生命的根本，来穿越“乱得不能再乱”

的时世，驾驭跌宕坎坷的命运中属于自己可以左右

的部分。

在大漠囚禁的日子里，凌鹏被风沙磨平了性

子，但孤独与绝望并没有打倒他，即使日子过得艰

难，有时温饱不保，凌鹏依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

接受了大漠伟大的感情和思想的滋养，在西夏王朝

的灭亡历史中悟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

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深深地烙上了“农民情结”，

懂得了为官之道在于爱他的百姓和人民，即民为邦

本。三年的大漠囚禁，凌鹏在成长，在成熟，在思

考，也在寻找，回归之后的他壮志满怀，干劲十足，

想要做真正的思想者、拓荒者，事实证明，他确实成

长为一个正直、慷慨、务实、有思想、有开拓精神的

干部，拨乱反正、农村减负、国营农场改制等等事

情，他干得雷厉风行。因此他也从县委副书记升为

市委副书记，再升为省农委主任，仕途一片光明。

就在他大好前程势不可挡的情况下，凌鹏却拒绝了

提名为副省长。这是关乎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选

择，他选择放弃农委主任的职位，做一个“能上能

下，能官能民”的干部，跟妻子一起去寻找梦泉。梦

泉始终是凌鹏心中无法释怀的牵挂，她不仅仅是他

的初恋，更是他从乡村走出去时的一种情怀，如今

凌鹏辞官回乡，正是一种本色的回归，一种不忘初

心的回归，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我原本就是从百

姓中走出来的，应当回到百姓之中”。这次命运的

选择，是作者在发声，谭仲池作为从政官员，他将自

己的从政文化理念寄托在了此时的凌鹏身上，借凌

鹏来表达他“民本位”的理念，不同于中国传统仕人

功成名就之后由仕而隐的观念，谭仲池彰显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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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从政思想，

回到群众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情，从而更有助于

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在小说的第十二章“故土”中，

凌鹏以一名百姓的身份，跟的士司机了解民情，解

决城管和商贩的冲突，为《乡亲》的上演奔走，这一

系列的事件都表明凌鹏虽然辞官却没有辞职，依然

在履行“父母官”的职责，为百姓服务。

凌鹏的命运似乎总是与农民休戚相关，５年的
知青生活，让他在山村中认识了自然和人类，认识

了社会和个人，看到了正义和良知，收获了爱情。

与淳朴的农民相交，让他对这群人有了深厚的感

情，甚至把自己当成了他们中的一份子。３年的大
漠囚禁生活中，他与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最

落魄的时候，这些牧民给了他温暖，这种雪中送炭

的温情让凌鹏对农民的感情进一步升温。这些都

使得他在从政道路上一直为百姓解决问题，一切以

百姓的利益为先，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农

民。这种剪不断的百姓情结，让他最终选择了一条

回归的道路，回到百姓中去，做一个“能上能下，能

官能民”的新型官员。这种“大隐隐于市”的从政

观念，正应和了谭仲池“愿做有思想的草，不做会语

言的动物”的思想。

《曾经沧海》是一部关于政治、爱情、命运的书，

作者在诗一般温婉的语言包裹下书写了强烈的政

治情怀，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最让人担心的莫

过于将小说写成政治宣传口号，但是作者笔尖流溢

的感情化解了这种尴尬，尖锐的历史和矛盾被藏在

了幕后，时隐时现，让小说有了亲近感，这种亲近感

所构建出来的回归大众的政治文化理念比历史更

加真实、更加有说服力。小说中诗化的语言时常闪

现出智性之光和哲理之彩，命运是小说的关键词，

它是一个隐形的、神神秘秘地纠缠于小说主人公身

上的整体象征物，使得这些整个生命充满着疼痛和

不幸的人物，生发出了与人生对话，与社会对话，与

道德对话，与命运对话的美。不难发现，谭仲池并

没有用故事情节去描述人物性格和成长，而是用

“命运哲学”呈现人物，呈现生命和政治，他将“回

归”作为小说最终的结局，也作为他对生命和政治

最终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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